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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应辰生前曾交待子女，身后把骨灰洒在天津

的海河。

他爱大江大河，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与之

牵手。

黑龙江、松花江；闽江、珠江；长江钱塘江；西

江、红水河、澜沧江……这些美丽的江河，无一不留

下了他的足迹。

2016 年 12 月 18 日，生命的双桨缓缓停下，这

位 88岁的航道工程专家随江河远去。

水利是印在脑中的远大志向

1928年 8月，梁应辰出生于河北保定。少年因

目睹日寇烧杀抢掠，萌发了读书报国的志向，学习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从小受困于饥饿，怀着“要吃饱饭就要种田，要

种田就要水和肥料”的朴素想法，学习水利成了早

年印在梁应辰头脑中的“远大志向”。

1948 年，成绩优异的梁应辰参加了包括清华、

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等 9 所大学的招生考试并

全部通过，最后毅然选择进入清华园的土木系水利

组就读，从此与水利结下一世情缘。

由于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1952 年 2 月，梁

应辰从清华大学提前毕业，被分配至天津塘沽

新港。两年后，技术拔尖的梁应辰又被国家选

派到原苏联敖德萨海运工程学院攻读研究生。

学习期间，为增加实践经验和阅历，他走遍了黑

海沿岸的港口。

1958 年归国后，梁应辰即刻投入到新中国火

热的建设中，协助设计了塘沽新港三码头。三年

后，梁应辰被国家派到越南，用两年时间为越南援

建了一家氮肥厂专用煤码头。因工作突出，获越南

总理府颁发的二级红旗劳动勋章。

对水利工程心存敬畏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家开始研究葛洲坝项

目。1970 年岁末的一天，梁应辰和数位水利专家

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对待伟大的三峡系列工程要‘战战兢兢、如履

薄冰、如临深渊’，可不能太自信。”当年周总理的教

诲，梁应辰念念不忘。他头上永远悬着一把达摩克

利斯之剑，即“水利建设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事，

永远都不敢大意。”

葛洲坝地区的水工环境和条件确实给了梁应

辰一个下马威。因为当他和同行看海图时，有一件

事竟是那样匪夷所思，长江在葛洲坝段的标高还有

负值——海图显示长江最低的地方比海平面低了

40多米。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才明白，是江水太湍急。

经年累月的不断冲刷，河床被冲出深坑。

长江中这种深坑形成的反坡非常多，带来的

直接后果就是产生冲击力极强的“泡”。水流向

上，强度大的有害泡将会对行船安全产生很大的

破坏力，几百吨甚至上千吨的船队遇到有害的泡

之后，两三分钟内就会上演“断缆、翻船等一系

列”惊险惨剧。

这让梁应辰在今后的水利工程实践中，更增添

了敬畏。因为每条江河都不一样。

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建设期间，梁应辰与当时国

内一批最杰出的学者、专家通力合作，不仅出色完

成了葛洲坝水利枢纽通航建筑物的规划设计工作，

自己也在实践中逐步成长为我国知名的水利水运

专家、港口与水道工程专家。

葛洲坝水利枢纽的成功为三峡大坝工程建设

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参与三峡工程成一生骄傲

“建设三峡枢纽是中国几代水利人梦寐以求的

宿愿，上大学时就知道美国有一个 TVA(田纳西河

水 利 枢 纽 工 程)，而 中 国 要 建 YVA(长 江 三 峡 工

程)。”1994 年 2 月，梁应辰被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

发总公司骋为技术设计审查升船机专家组组长、船

闸专家组副组长时这样说。

亲自参与伟大的三峡工程设计，成为梁应辰一

生最骄傲的事业。

此后五年多，三峡工程工地经常看到他精神矍

铄的身影。期间，他与全体专家和设计单位竭尽全

力共同解决了特大规模船闸总体设计、超高水头船

闸输水、与高陡边坡岩体共同作用的大型衬砌式船

闸结构、五级船闸监控系统等重大难题。

数十年的水利实践与探索，使梁应辰逐渐成为

中国水利界泰斗。

1994年 5月，梁应辰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首批

院士。两年后，即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任

命为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成员。1999年 11月

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

进入 21世纪后，已是古稀之年的梁应辰，身体

状况大不如前，但他对水利建设的关注从未间断。

“我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为祖国的水利事业出谋划

策。”这是梁应辰发自肺腑的心声。

这一心声，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2013 年年底，梁应辰接到国务院三峡工程建

设委员会“关于委托开展三峡工程建设第三方独立

评估工作的函”时，已是 85岁高龄。函件委托他任

项目评估组专家、航运交通组专家。

生命已近终点，但仍殚精竭虑。

2014年 1月，他带病参加三峡工程建设第三方

独立评估筹备会；2016 年 12 月 18 日在北京逝世前

夕，病榻上的梁应辰，对三峡工程第三方独立评估，

依然心心念念。

他用一生，牵手水利。

生死相伴，他把骨灰撒进海河波涛

寻找最美科技人员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谢 宏

周一有约

留声机
本报记者 矫 阳

从黄土高坡来，到黄土高坡去。

“我的这一生，三分之一在固原，三分之一在陕

西，三分之一在北京，各二十年左右。”最美野外科

技工作者、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教授朱清科

这样概括自己的前半生。

在朱清科 60 年的人生字典里，留下印记最深

的是两个字：水土。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朱清科

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这方水土造福更多人。

朱清科朱清科：：黄土高坡黄土高坡““水保缘水保缘””

“这边是河北杨，那边是沙棘林，以后山上还要

种植松栎类树木。”2016 年 11 月底的陕西吴起，虽

然已值初冬，但层林尽染，仍是气象万千。朱清科

戴着黑色棒球帽，穿着长而厚的深蓝袄子，系着围

脖，迎着大风站在山岗上，指着远处的林地滔滔不

绝说起他的“造林经”，朴实而儒雅的西北汉子难掩

内心的自豪。

然而，30 多年前，这儿可不是这样。吴起县林

业局的墙上挂着一幅 1984年该县三谷尧村的地貌

照片，“山是和尚头、沟是千丘丘、三年两头旱、十种

九难收”“下一场大雨脱一层皮，发一回山水满沟

泥”——就是当时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

1998 年，朱清科来到吴起。从那时起，13 年

间，朱清科在吴起的时间累计长达 39个月，在吴起

379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通过建立 10 公里网格点

的方法，找到了 39个小流域。

据朱清科的老搭档、吴起县林业局局长吴宗凯

介绍，1998 年，吴起县土壤侵蚀模数是每年每平方

公里 1.528 万吨，后经朱清科团队以及吴起县干群

努力，前几年的统计数据土壤侵蚀模数已降到每年

每平方公里 0.54万吨。

“老师就是一张吴起小流域活地图。”朱清科的学

生李萍说。以至于当地有人想问哪里的路通不通，吴

起县林业局副局长刘广亮总说：“这得问朱教授”。

熟透吴起小流域
13年间，朱清科在吴起 379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通过建立 10公里网格点的方法，找到了 39个

小流域……

“我们家也是农民，很小的时候就体会到，如

果没柴烧了，那就是再好的林子我也得砍了。”在

朱清科看来，贫困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并不是种上

树那么简单。

如何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农林复合是一个很好的路子，畜牧业和养殖

业、林果业三个小循环组成一个有机大农业的大

循环，牧业是提供肥料的，种植业是提供粮食的，

林果业是提供经济收入的。”朱清科说，经济收入

上去了，农民温饱问题解决了，生活富裕了，环境

自然而然就保护起来了。

朱清科通过大量调查与定位试验研究，提出

了基于微地形的精准配置的近自然造林。

“（让）水分集中再集中，让一部分树先‘富’

起来，通过穴状整地让这些在坡面的切沟底、缓

台、塌陷地等这些低凹平缓微地形水分较多的地

“啃透”科研“硬骨头”
不畏难、不退缩，不躺在已有的成绩单上过日子，朱清科说：“这是应有的科研良心”……

方再一次富积水分，这个地方就能长大树了，剩

下的地方长灌木，陡坡等土壤水分条件更差的地

方长草。”朱清科说。

朱清科提出“半干旱黄土区水土保持林精细

配置及微地形近自然造林技术与示范”的方案，

突破了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林建设的瓶颈问题，

成果已在吴起、志丹等地建立试验示范区 150 多

万亩，在延安全市累计推广应用达 690 万亩，节

约种苗费、人工费等 20%—30%，造林保存率提

高约 20%。

雨水是西北地区的“宝贝疙瘩”，朱清科就主

动啃“硬骨头”。下一步，他要去吴起县西北部的

王洼子开展植被构建试验示范研究，那里的年均

降雨量仅有 350 毫米。

不畏难，不退缩，不躺在已有的成绩单上过日

子，朱清科说：“这是应有的科研良心”。

在同事和学生们眼里，朱清科着实能吃苦。

在陕西安康白魚河流域进行调查时，因为遭遇

特大暴雨，朱清科和地方水保站一起调查的同志都

患上了慢性咽炎。因为黄土高原紫外线强，野外调

查只要超过三天，就会脱一层皮，包括脖子、胳膊、

脸等。如今，他的胳膊患有紫外线过敏，外出也不

能穿半袖。但这些，朱清科很少提。

他说，一到林地里，整个人都充满了干劲。“我

是一到山里，糖尿病和高血压指标基本上就是正常

的。吃两碗面都没问题，现在我 60岁了，身体也不

太好，但是我的学生上了山未必比我走得快。”朱清

科说。

水土保持就是地情，就是野外。“调查非常重

要，否则你研究的课题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朱清

科说，不到一线就会漏掉一些情况，只有亲力亲为

才能发现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朱清科及其团队在陕西省

安康市白鱼河流域开展水土保持调查时，该流域山

路崎岖难行，当地人每到交公粮的时候都犯愁，不

怕没粮交，就怕往外运粮。但朱清科硬是咬着牙一

天走出百里路，获取了第一手的调查数据。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当年做野外调研的打蛇小记。

带着学生在陕南秦巴山区开展流域野外调研，

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十多条蛇，朱清科走在前面，拿

长棍“打草惊蛇”。不过，也有遇险的时候：“有一次

那条蛇立起来看着我，离我只有五六米，我不敢走

了，就拿着棍子盯着它看，僵持了大概十几分钟，最

终它没有我坚持的时间长，跑了。”他说。

苦透不言“爱地情”
进行流域调查时，因为遭遇特大暴雨，朱清科和地方水保站一起调查的同志都患上了慢性

咽炎……

他就是如此。把源于大
地的论文，又脚踏实地写回
了大地。

”
“

“铁路草根发明家”，这是同事们对孙振宇的印象。说“草根”，

因为他只是郑州供电段开封供电车间的一名轨道车管理员。然而

这位基层“80 后”，研制出的接触网作业车防溜预警系统，从源头上

遏制了铁路轨道车行车溜逸事故的发生。

近日，这一系统已安装在开封供电车间全段轨道车，填补了中

国铁路在防止轨道车行车溜逸方面的技术空白。

为“大黄蜂”戴上“紧箍咒”

接触网作业车，又称轨道车，是铁路供电系统施工作业不可或

缺的装备，因其黄色的外观和酷似变形金刚的外形，所以被工友们

亲切地称为“大黄蜂”。

作为铁路轨道车辆，行车安全是头等大事。可内行都知道，接触

网作业车由运行到静止，采用的是空气制动。可重达近 40吨的车身

在遇到坡道等特殊环境时，空气在管路内有很高的气压，再加上密封

不严，容易产生泄漏并发生溜逸，一旦车辆溜逸，不仅会构成铁路交

通事故，甚至会发生设备损坏和高空作业人员坠落伤亡的事故出

现。多年来，铁路在防止轨道车溜逸上始终处于空白状态。

“大黄蜂”的这一安全隐患，也成了孙振宇的一块“心病”。

功夫不负有心人，孙振宇研发的接触网作业车防溜预警系统，

在全路供电系统轨道车防溜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并于 2016 年 4

月 6 日获得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国家专利证书。这套系统，

能在接触网作业车、调车、作业及站内等点停靠产生自动缓解时，

及时提醒司乘人员采取有效制动措施，确保接触网作业车及人身

安全；同时还能防止司机因忘记松开手制动而造成钢轨磨损甚至

轨道车掉道的情况发生，真正做到了安全隐患的早预警、早防范、

早处理。

自 2016 年 4 月 12 日，孙振宇所在的开封供电车间的轨道车安

装了第一台接触网作业车防遛预警系统后，逐步在全段推广使

用。截止到 12 月 8 日，全段 64 台轨道车已经全部安装到位，解决了

铁路接触网作业车溜车事故隐患。

“妄想症”促成“大逆转”

一开始，明知道轨道车经常发生溜逸，可就是防止不了，孙振

宇不喜欢这种听天由命的感觉。虽然不是专业技术人员，可孙振

宇还是坐不住，他始终坚信总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上网查

问厂家、找专家，他把这个隐患当成了自己的“心病”来治。

“振宇每天除了工作就是查资料、画图纸，单是构思设计，他

就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当时没有人觉得这事能成，都觉得

他患上了‘妄想症’。”工友孙伟清楚记得，研发时孙振宇面临的

巨大压力。

凭借经验绘制电路图，采购相关材料和零部件，并在沙盘上进

行模拟推演。推演过程中，仅继电器就烧毁了 7 个，电路图也是反

复修改，孙振宇还跑到地方院校，请教专家帮忙论证。最终，从二

十几种长短、高低及旋转方向等都不相同的材料中，挑选出抗折性

强、多方向都能灵敏接触开合的材料，并在实验台上反复试验其可

靠性。为了稳妥，仅这一项就试验了 2 个月。

试验成功了，可在接下来的实际安装时，又遇到了难题。孙

振宇发现，当初预定的安装位置固定不牢靠，为了不改变车辆的

构造，不能在车辆的转向架上钻孔和焊接进行加固。这就相当于

在心脏周围的血管上加装一个装置，既不能因为装置掉落堵塞血

管，影响血管为心脏正常供血，还要实现血管出现问题时能够提

前预警。

经过多次走访，他根据转向架的 T 字外形，加工出了一个内扣

卡盒，使用长钩钉进行两端固定，死死地卡在转向架上；而后，再将

行程开关安装在卡盒上，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

因“强迫症”实现零误差

接触网作业车防遛预警系统的问世，在郑州铁路局供电系统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本低，效果佳！有了此系统，不会再因为轨

道车溜逸而睡不着觉了！”这是郑州铁路局供电处长柳明宇给出的

专业评价。

孙振宇不仅在科技创新上是一个疯狂的人，更是一个有着“强

迫症”的创新达人。在郑州供电段推广使用接触网作业车防遛预

警系统的过程中，孙振宇全程参与，从每一个零部件的制作，到每

一台轨道车的安装，一毫米的误差都不允许出现。

“振宇太追求完美了，为了保证最佳效果，每个系统制作时、每

台轨道车安装时，他都会拿着量尺反复进行测量，一毫米的误差都

不允许有，设计员、技术员、监理员、验收员，他自己一肩挑了！不

信你们可以随便找几台轨道车验证一下，保证安装位置、距离全部

一样！”负责安装任务的专业工程师王自军提起孙振宇的“强迫

症”，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让“大黄蜂”用上国家专利，梦想已成真。

孙振宇：
让“大黄蜂”用上国家专利

本报记者 郭 科

孙振宇对接触网作业车零部件进行检查。

那么，什么是真苦？唯有农民是真苦。“农民苦

啊，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只要农民变富，自己心里

就高兴。”他说。

因此，做起科研来，朱清科要求极为严格，不唯

上、不唯书、只唯实，绝不允许造假。“我们现在也在

做土壤水分的观测，临时工用过一两年后容易造

假，会动脑筋的人，知道怎么编数据了，这个时候一

般就不能用了。”朱清科。

调查是每一位学生的必修课。每年，朱清科都会

亲自带他们上好这门课，取土样，在艰苦的立地里只能

靠人工打土壤水分测量管，十几斤的大锤，朱清科有时

候要抡几十下。他告诉学生，在科研工作中绝不允许

偷懒取巧，任何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标准完成。

陕西淳化县属于高原沟壑区，朱清科和学生们

跑遍了 12 个乡镇，在调研基础上提出在高原沟壑

区试验基于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等三环结构农

林复合的有机农业模式，如今让淳化县林果业成为

当地经济的一大品牌。

在吴起的一个流域里，一边是整整齐齐、等行

距种着的大片松树，看起来很壮观，但不少松树已

经出现了分化，有些地方的松树已经逐渐枯萎、死

亡，有的即使活着，也成为生长不良的“小老树”；而

流域的另一边是见缝插针，沟里长个乔木，陡的地

方长个草，看起来凌乱，但逐渐形成了乔灌草结合

的复合林地，在流域里渐成气候，这就是朱清科提

出的近自然造林理论成果。

“在既有问题能用科学技术手段基本解决的情

况下，应该进一步把更干旱地区，或者同一个地区

造林及植被建设更加困难的立地类型作为研究对

象。”这是朱清科下一步的工作设想。

如今，60 岁的朱清科依旧背着沉重的调查仪

器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北京林业大学原校长朱金

兆说：“朱清科就是如此。把源于大地的论文，又脚

踏实地写回了大地。”

懂透农民“只唯实”
做起科研来，朱清科要求极为严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绝不允许造假……

20082008年年77月月，，朱清科在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进行封育流域调查朱清科在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进行封育流域调查。。

2008年5月，
朱清科(中)和学
生 在 安 装 黄 土
坡 面 缓 台 微 地
形 土 壤 水 分 检
测仪器。


